
“真善忍”美展芬兰公展 

欧洲政要莅临 

【明慧网】几周前，在澳

大利亚布里斯本明慧学校的课

堂上，学生们聆听了日本的水

结晶实验的教学，启发学生们

要以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看

着接受不同讯息后所产生的各

种水结晶图片，学生们感到极

大兴趣，议论纷纷。 

在课堂上，学生们进行了

“善言与恶语”的实验：将准

备好的两团新鲜米饭分别放入

两个小塑胶杯中，每个学生轮

流对第一杯说一句好话，如

“谢谢你”，“你好漂亮”等

等。然后他们也轮流对第二杯

说了一句坏话，例如“我不喜

欢你”，“你好丑”等。说完 

后，将两个杯子用保鲜膜包上并注明标签。 

两周后，实验结果显示了善言与恶语的明显不同：

接受好话的米饭（上图）发出的霉是白色无臭的霉，而

另一杯（下图）则呈现出黑霉恶臭。对于这个实验结

果，学生们都震惊地认识到：原来善念这么重要！◇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真善忍”国际

艺术展在芬兰首

都 赫 尔 辛 基 举

办。芬兰电视台

MTV3 向民众公告

了美展的消息，

播放了采访报 

道。正在芬兰访问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

史考特先生在百忙中，参观了这个艺术展，与法轮功学

员们进行了交谈。他选择在画作“蒙难在中原”旁留影

（上图），并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共政权仍然是残

酷、专制和偏执的体系。” 

史考特先生于 2006 年 5 月底赴华对中国的人权实况

亲自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调查，在北京曾与一些法轮功学

员会面，了解他们受迫害的情况。他认为，法轮功对中

国具有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明慧网】2006 年 5 月下旬，西班牙法轮功学员

受萨拉格萨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为毕业班学生举办为

期两天的法轮大法专题讲座，并教授五套功法。 

学生们对法轮功袪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及心性修炼

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学习了五套功法之后，他们亲身

体验到了法轮功强大的能量场，有的学生表示炼功后

全身热乎乎的非常舒服…… 

当听到学员讲述中共在劳教所、集中营里，活体摘除法

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暴行时，在场师生们无不震惊。

所有学生、教授及工作人员都在“声援法轮功、制止中共暴

行”的征签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特意多要一些真相资

料，表示要拿给没到场的同事和同学。◇ 

【明慧网】我和母亲都是

香港永久居民，自从父亲瘫痪

后，母亲便回到北京，5年来

一直在照料他。近日，母亲的

人身自由，以及照顾重病的亲

人的权利等，都被中共恶党非

法剥夺了。据知，她被非法关

押在北京宣武区公安分局。 

我母亲名叫刘定。瘫痪的

父亲长期在北京广安门外医院

住院。母亲于 2006 年 6 月 6 日

下午照常去给父亲送晚饭。晚

上 7 点半母亲离开医院后，即 

与家人失去联络。与我母亲同

住的亲戚见母亲未回家，通知

我哥哥。我在半夜收到哥哥电 

话说母亲失踪了。哥哥担心母亲路上出事，就到附近的医院

查询。  

姑姑与表姐也在 7 日早上外出寻找母亲。上午九点多回

家时，中共的天桥街道办事处、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崇文

区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国安局、国保局总共十多人已等

在门口，进到家里抄走电脑、资料、书籍、光盘，以及我哥

哥的维修用具等等。  

我早上致电哥哥，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哥哥说，公安

告诉他，母亲在回家路上的居民区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

公安抓住，带到宣武区广安门附近的派出所。母亲现在被非

法关押在北京宣武区公安分局。 

 97 年夏天，母亲在香港和北京得法修炼后，几十年的颈

椎骨质增生很快的消失了，不再需要做物理治疗。母亲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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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似清泉        淙淙入心田        清浊君自辨        心明添福缘 

学生的态度也明显的改善了，她在香港一所官立小学教

书的时候，赢得了老师和学生们普遍的尊敬（转下页）

1998 年，刘定（左）与女

儿胡英摄于香港大屿山。



 

的再说了一次：“法轮大法好”。然

后，彼此互道明天见。（文/林均恩）

 看到我的变化，大家都为我

高兴。正在这时候，1999 年 7

月 22 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

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 

其解，我炼法轮功本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

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

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

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眼泪老是不自觉的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内心斗

争，我决定去北京上访，反映 

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如今几年过去了，我这个

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的活

着。我虽因讲清法轮功真相被

多次抓捕迫害，被判了五年

刑，但我无悔，我依然要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告

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慧园】开学月余，每天早晨，这

个孩子仍惧怕进教室，牢牢地抱住父

母，一旦父母离去，必定一阵嚎啕大

哭。哭完了，不叫他进教室则没事，一

提到进教室见老师，他就泪水直流。 
陪伴着适应困难的孩子走了这么几

年，“他”真的是我所见过“坚持度”

高的一位。而他的父母，是我见过

有耐性的家长，可以花整个半天的时间

去说服孩子进教室，即使从来不曾成功

过。怎么办？我替他着急。 
我想起他一年级刚来上学的时候，

也哭了好一阵子，后来，一年级的老师

安抚孩子有一套，让他很快地稳定下

来。 
如今三年级换新环境了，一个稍稍

严肃的老师和许许多多的新规定，令他

裹足不前。家长是明理的，坚持要孩子

适应新环境、新老师，不过，家长也是

无力的，是典型被孩子吃定了的父母，

有爱孩子的能力，却拿不出管教孩子的

方法，简单说，对孩子“没辄”。 
这一天，眼看他又是抗拒进教室又

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一个多月来的努

力仿若泡影，我觉得没办法再坚持下去

了…… 
坐在身边的“他”，不断唠唠叨

叨：“我不敢进教室，我怕老师。” 
即将冲口而出的重话，随着心中浮

起了“真、善、忍”，让我又收了回

来。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这三

个字是指导生命的 高标准，我不能只

因孩子的行为让我感到挫败，就轻易放

央视推荐我炼法轮功，
数月后却出尔反尔

弃他，我必须真正做到“善”，真正

的替他考虑、完全的无私。 
于是，我坐下来，决心忘掉任何

辅导技巧，任何晤谈技术，我真诚的

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害怕，因为

有些时候我也会害怕。” 
他说：“那你害怕的时候怎么

办？象我，每次都想忍住不要怕，可

是都会忍不住地哭出来。” 
原来，他也想过要克服困难却做

不到。怎样帮他一把呢？我思索着。

我说：“我的老师说过，‘怕’也是

一个要去掉的执著心，我不想要有这

个执著心。” 
他说：“可是我会怕到没力气，

还会肚子痛。” 
我说：“我如果害怕的时候，总

在心里反复一句话，就会感到安

心。” 
他说：“哪一句？” 
我说：“法轮大法好” 
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教室门

口，他驻足了，想了一下，他跟我

说：“再跟我说一次害怕时念的那句

话。”于是，我又跟他说一次，他很

仔细的复诵了一次…… 
那一天，这个徘徊教室门外的孩

子，终于走进了教室的门。放学了，

他特地从远远的凑过来向我道再见。

正要出校门的当口，他突然又折回

来：“再跟我说一次害怕时念的那句

话。” 
弯下腰，我在他耳朵旁，很清楚

【明慧网】我曾是一个癌症

病人，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

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

术，满身都是刀疤， 后 

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 多还能活 3～5 个月，只能回家等

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

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

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当时我还没有

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的

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

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清理身体的表现，是

好事，说明师父在照看我了。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到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

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

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

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

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用，是炼法轮

功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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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和赞扬。由于我们都在

真善忍中修炼，逐渐改善了各自的

性情脾气，两个人的关系也更加的

溶洽。在修炼中，我和母亲都亲身

见证了大法神奇的力量。当法轮大

法被中共恶党迫害与诬蔑时，告诉

给人们真实的情况不但没有罪，更

是正义的举动。 
母亲 1940 年在香港出生，在香

港长大，18 岁考入广州暨南大学，

毕业后申请到北京工作。从 60 年代

初期到 90 年代初，她在北京任教三

十年。1991 年回到香港继续教书，

至 60 岁退休。2001 年父亲出现严

重的病情，母亲回到北京照顾父

亲。母亲的被抓对于瘫痪的父亲无

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失去了

亲人的照顾，精神上的打击也难以

承受。另外，母亲同时为哥哥和嫂

子照料孩子，也照顾同住的半身不

遂的表姐。母亲更是我们全家人的

精神支柱。 

母亲被非法拘捕，让我们全家

都非常担心和焦虑，哥哥更是几夜

难眠。特别是 近传出法轮大法学

员被恶党摘取器官事件，更让我们

担忧母亲的处境。  

我要求大陆当局立即释放我的

母亲，并呼吁香港政府、香港社会

以及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来关

注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情

况，帮助我的母亲及其他受迫害学

员恢复自由。◇ 


